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栅唐
“
龇杰
”
诗歌革新威功诸困素略论

买阝

F王勃、扬炯、卢煦邻、骆宾王四入,在

麟德二年 (公元665年 )前,他们都还是 青

少年时期,即 以
“
四杰
”
见称于世。吏部侍

郎李敬玄
“
盛为延誉

”,吏部侍郎裴行俭亦

称其
“
才名有之

”(见 《旧唐书·裴行俭传》)。

郗云卿 《骆丞集序 》云: 
“(骆宾王 )与卢

照邻、王勃、杨炯文词齐名。
”
《旧唐书 ·

文苑传 》也说: 
“
炯与王勃、卢照邻亻骆宾

王以文齐名,海 内称为王杨卢骆,亦号为四

杰:”
 “
四杰
”
齐名,可能原指其文,后人

评诗也袭用此称。他们年辈虽不一,诗歌创

作也各具特色,但他们的出身和性格,他们

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和谭遇的不幸'馋们的美

学好尚和艺术实践,都有很多共 同点 , 以
彳
四杰
”
并称,殊非妄断。此四人名次的排

定,当 时阋l无定论;对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

成就及其在唐诗发展中曲贡献,评价更早有

分歧。近半个世纪来,意见仍不统一,但象

苏雪林 《唐诗概论 》那样,说
“
四杰绍承梁

陈遗风,除气象略加博太外,更 无何 等 贡

献
”
的人,确实罕见了。多数论著肯定他们

在
“
胄诗 开 创 期 中负起 了时 代使 命

”

(闻一多《四杰》),认为他们在前代诗歌的
基础上,有所革新和创造,扩大了诗歌的题
材,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抑郁不平的愤
慨,在诗歌形式和写作艺术上也颇有建树,

为一代唐音虍V繁荣拉开了序幕, 
“
正如太阳

神万千缕的光芒还未走在东方之前,东方是

a母

元  煊

先已布满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 啜光 了
”

(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)。 他们能在诗

歌革新上获得成功,因素是多方面的。本文

试就其成功诸因素略加探讨,期有助于逻一

步正确认识和评价他们。

f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 乎 时序 。
”

(《 文心雕龙·时序 》)一个作家群p或者说
一个流派的产生和发展,决非偶然,首先应

该把他们放在一定昀历史范围内丿即一定的

社会背景下来加以考察。
“
四杰
”
主要活动在高宗、武后时期,

即唐王朝已建立三十多年,经历了历史上所
谓
“
贞观
”
之治以后。当时,唐王朝国势兴

隆,经济繁荣, 已逐步达到封建社会繁荣昌
盛的顶点,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。 《通
典 》记载: 

“
自贞观以后,太宗励精为理,

至八年、九年,频至丰稔。米斗四、五钱,

马牛布野。·J⋯
” (《 食货典·户臼》)《 新唐

书 ·食货志 》亦云: 
“
是时,海内富实,米

斗之价钱十三,青、齐间斗才三 钱。 绢 ˉ

匹,钱工百。道路列肆,具酒食以待行人。
店有驿驴,行千里不持尺兵。

”
唐帝国的版

图东至口本,南至印度尼西亚,西到欧洲,
西南到非洲北部。国家的统一和强大,增强
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。南北、中外的文

化交流,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,扩大了
人们的视野,丰富和提高了人们 的精 神 境

界,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。国势的兴隆和经



济的繁荣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粹,奠
定了基础。还应看到,隋末农民起义有力地
冲击了门阀士族的统治,沉重地打击了世族
地主的势力,而唐代中下层庶族地主又由于
均田制的实行迅速发展起来,促 使社会结
构、统治集团内部结构部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贞观时期,唐太宗刊定公布按新标准修定的
《氏族志》,并实行多科性考试取士,主张
“
厘正讹谬,舍名取实

”,按人们 的 “德
行
”
、 “勋劳”、 “文学”来确定其社会地

位。这些措施给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带

来了新的希望,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从
事文学艺术创作的积极性,对文学艺术的繁
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李调元也看到了这

一点,他在《雨村诗话》中说: 
“
唐王杨卢

骆四杰,浑厚朴茂,犹是开国风气。”四杰
的出现,正说明时代需要新的文学,也培育
和造就了一批新的文学家。

但是,文艺的发展同经济基础和政治制
度的变革既相适应,又并不平衡。马克思曾
指出: 
“
关于艺术,大家知道,它的一定的

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 展成 比例

的,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
的物质的基础的一般发展成 比例的。

”

(《 〈政治经济学〉批判·导言》)相 比之下,

文学的发展远较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

要缓慢而长久。初唐前三十余年的文学'^基
本上是南朝文学的延续,官体诗仍然充斥诗
坛,ˉ 上官体风靡一时。 《新唐书 ·文苑传》
云: 
“
唐兴,诗人承陈隋风流,浮靡相矜。”

叶燮在 《原诗》中也说: 
“
唐初沿其卑靡浮

艳之习,∶ 句栉字比,非古非律,诗 之 极衰
也。
”
唐太宗及其重臣魏征等从政教得失的

角度,提出了一些改革文学的主张。唐太宗
曾指出, “文体浮华,无益劝诫” (《 贞观
政要·文史》), “释实求华,以人从欲,乱
于大道,君子耻之” (《 帝京篇·序》 )。 但
他自己就没有能摆脱绮靡文风的影响,以写

“
艳诗
”
见长。魏征虽偶有佳作,诗人王缵

也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,但成就不大,不
足以改变当时风气,振起一代。新蚺时代迫
切要求突破六朝宫体的狭小樊篱,为诗歌的
健康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潞。而唐初诗歌

的发展与唐王朝强太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远

远不相适应,这就急需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
诗人出来肩负这时代的使命。 “堕落毕竟到
了尽头,转机也来了。在窒息的阴霾中,四
面是细弱的虫吟,虚空而疲倦,忽然-声霹
雳,接着的是狂风暴雨!” (闻一多《宫体诗
的自赎》)物极必反 ,诗歌的革新势所必然,
“
四杰
”
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这就是历史的辩

证法。

文学史上任何一个诗歌流派都是历史的

产物,时代的产物。但是,外 因只是必不可
少的条件,内 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据,外因
必须通过内因才起作用。 “四杰”能在诗歌
革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功,这与他们个人
得天独厚的禀赋、丰富的生活体验和不幸的

际遇是直接相关的。
“
四杰
”
早慧、勤奋,具有诗人的良好

素质和深厚的文化素养。王勃六岁能文。∶九

岁读颜师古所注《汊书》,写了十卷《汶书
注指瑕》,指出颜注错谬。十二岁从名医曹
元学《周易章句》、 《黄帝素问难经》。据
王定保 《唐摭言》记载,十四岁即写成 《滕
王阁诗并序》,被洪州都督阎公誉为 “夫
才
”,文名大振。高宗麟德 初年 (66硅 )写
成《上刘右相书》,论议朝政,被右相刘祥
道誉为
“
神童
”
。杨炯幼时

“
聪敏博学,善

属文
” (《 丨日唐书》本传),十岁 (659)举神

童,十∵岁待制弘文馆。二十七岁应制举及
第,补秘书省校书郎,三十岁前已写成 《浑天

赋》、 《公卿以下冕服议》、 《王勃集序》
等著作,颇见功力。卢照邻自幼

“
阅礼而闻

诗
”, “年十余岁,就 曹宪、 王义方授
《苍》、《雅》及经史 ,博 学善属文”

89



《《旧唐书》本传 )。 不到二十岁,作邓王府
典签时,披览邓王藏书十二享, 并 略能记

忆,邓王盛称
“
此郎,寡人相如也

”
,骆宾

王
“
好读书
”, “少有志节” (吴之器《骆丞

'

列传》)。 七岁即随口吟成 《咏鹅》一诗,被

赞为
臼
神童
”
p“比长)天才逸发

” (胡应麟

《补唐书骆侍御传》)^《 旧唐书 ·文苑 传 》

说丿他
“
少善属文,尤妙于五言诗。尝作

《帝京篇》,当 时以为绝唱
”
。上述或属传

闻,或尚有争论'怛足见
“
四杰
”
深厚的文化修

养和良好的文学素质,这为他们的诗歇创作
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们发展了七言瞅行,

使五律定型化,创作出不少名 篇佳什,诸

如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丿:l》 、杨炯 《从军

行》、卢熙邻《长安古意》、骆宾王《帝京

篇》等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,是不可能的。
“
四杰
”
不仅才高、早慧,而且有着比

较丰富的生活体验。王勃原籍绛州龙门 (今

山西河津县 ),十五岁就开始了他的宦游生
活。二十岁从长安动身,翻越秦岭入剑门,

寓居三台一年多,到过成都、广汉、绵竹、
梓潼、剑阁等地。扬炯原籍陕西华阴,垂拱
二年 (686)入川任梓州 (三台)司法参军,

在四川停留多年,晚年又改授婺州 盈川 令
'(今浙江衢县附近 )。 卢照邻原籍幽州范阳
(今北京附近 ),青年时就离开家乡,宦游
各地。总章二年 (669)调任益州新都尉,也

在四川停留了两年左右。骆宾王原籍婺州义

乌 (今浙江义乌 ),咸亨元年 (670)以 奉
礼郎从薛仁贵出征西北边塞,咸亨三年又去
四川从军,为姚州道大总管李义掌书檄,并

曾参加过征讨蒙俭的战斗。此后在四川宦游

多年,曾任武功主簿。生活是创 作取之不

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 “四杰”都到过很多
地方,有着各自不同的、多样的生活体验,

大大扩展了生活视野,丰富了创作内容。因
而,他们能突破宫体诗的狭小范围, 由宫廷
走向市井`从台阀移至江山与塞漠,从历史

茌0

到现实,诸如离别怀乡、边塞风情、市井生
活、山川景物、历史掌故等,都成了他们歌

咏的题材, “文思如悬河注水,酌之不竭
”

(张说评杨盈丿丨;语 )。 可苋,仅有良好的素
质,雨没有较广泛的生活积累,也是不可能
有新的突破的。
“
四杰
”
诗的意境不仅阔大 , 而且 深

沉, “翩翔意象,老境超然胜之” (工 世贞
《全唐诗说》)。 这与他们的出身,尤其是一
生不幸的遭遇所造成的理想和现实的深刻矛

盾密切相关的。王勃的父亲只做过一些文职

小官,杨炯父、祖的名字与仕履均不详,卢
照邻的父亲亦不知其名,骆宾王的父亲也只
做过青州博昌 (今山东济南附近 )令。他们

都不是豪门大族出身,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
使他们萌发了新的希望,都怀着时代的激情
和强烈的追求功名事此的雄心壮志,力图一
逞其才。扬炯宣称

“
丈夫皆有志,会见立功

勋
″,卢照邻的理想是

“
奋迅白沙前,长怀

白云上
”,骆宾王唱出了

“
莫作兰山下,空

令沃国羞
”
的豪言壮语,王勃从心底发出了

“
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

”
的千古绝唱。

即使遭受到挫折和磨难的时候,信心也未泯
灭。但是,这批年青人都怀才自负,耿介清
高ρ恃才傲物,因 而为统治者所不容。本来
在唐王朝表面繁荣下就潜藏着复杂的矛盾斗

争,统治者所谓延纳人士和广开言路也是有
限度的,因 而

“
四杰
”
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

的产生以至其悲剧的形成都是必然的了。称

赞
“
四杰
” “
才名有之

”
的裴行俭就说过 :

“
士之致远,先器识,后文艺。如勃等,虽
有才,而浮躁街露 ,岂 享 爵 禄者 哉 ?”
(《 新唐书 :裴行俭传》)高宗、武后对

“
四

杰
”
之不容,则更是造成他们一生不幸的直

接原因。 “四杰”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,时
代的悲剧。

王勃
“
迫乎家贫,道未成而受禄”,出

仕后又两次因事废官,一生处于下位, 自叹



“
徒志远而心屈 ,遂才高而位下

” (《 涧底寒

松赋》)。 一次是二十岁在渖王府任
“
侍读
”

兼修撰时,写了一篇游戏文宇 《斗鸡檄》,

假托渖王鸡传檄声讨英王鸡,高宗却认为是
蓄意挑拨诸王子关系,于是把他赶出了沛王

府。一次是作虢州参军时,因隐藏和杀死逃
犯官奴曹达事被发觉,应判死罪,幸逢大赦
得免。但其父因受牵连,贬为交趾令,王勃
赴交趾省父,溺水惊悸而死。杨焖 是

“
四

杰
”
中唯一未死于非命的人,但也是

“
恃才

简倨,不容于时
” (见 《太平广记》卷265)。

武后光宅元年 (684),徐敬业起兵反 对武
则天,其从弟杨神让参与其事。盾徐失败

'

焖为从弟牵连,被贬四丿丨丨。他一生只做过参
军1县令一类小官,很不得志 。卢 熙 邻 在
“
四杰
”
中遭遇和命运最为凄楚, 

“
古今文

士奇穷,未有如卢畀之之甚者
” (张燮《幽忧

子集题词》)。 他
“
曾有横事被拘

”,并 “为

群小所使,将致之深议
”,后 因友人救护才

得出狱。 “彼圆凿而方柄,吾知龃鼯而无当
⋯⋯故吾甘栖柄以赴蜀'分默默以从梁。

”

(《 释疾文》)这说明他去四川也是怀着不遇

的心情的。在新都尉任上,叉不幸得蕈病风

疾,任满辞官东归,鼓后十多年最况甚惨。
他说: 
“
余不幸遇斯疾,母兄哀怜,破产以

供医药。 属多 谷 不登 ,家 逍 屡 因。 ”

(《 寄裴舍人诸公遗衣药直书》)不得已自沉颍

水而死。至于骆宾王,闻一多先生说: 
“
这

以
‘
一坏之土未乾,六尺之孤何托’,教历

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的文士,天生一
副侠骨,专喜欢管闶事夕打抱不平,杀人报
仇,革命,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汊,都是他干
的。
” (《 宫体诗的自赎》)他入朝为侍 御史

时,因数次上疏讽谏,被御史弹劾,诬告他
在任长安主簿时受赃,蒙罪下狱,后逄大赦
获释。任临海丞时,也怏怏不得志,不久弃
官。徐敬业反武则天时,任骆宾 王 为 艺文
令'他写了若名的《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》

(即《讨武翌檄》)。徐兵败后,或云宾王
“
被

诛
″ (见 《旧唐书》),或云被部 下所 杀或
“
投江而死

” (见 《朝野佥载》),或 云
“
逃

亡为僧,病死”(阝孑f缁个夤V· P, 总之
以悲剧告终。对

“
四杰
”
均际遇,闻一多先

生总括说: 
“
他们都年少而才高,官小而名

大,行为都相当浪漫,遘遇尤为悲惨 (四人
.中三人死于非命 )——因为行为浪漫,所以

受尽了人间的唾骂,因为遭遇悲渗,所以也

羸得了不少白l同情/(《 四杰》)由于统治
者沟打击和排挤,一生坎坷'历 尽 各 种磨
难,因两能体味到人世间的阴暗面,尝到生
活的苦味。这对他们的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

术风格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,很 自然地在
作品中表现出抑郁不平的愤慨。 “王 勃高
华,杨炯雄厚,照 邻 清藻 ,宾 王 坦 易

”

(陆时雍《诗镜总论》),虽各有其不同特色 ,

但不少诗篇深沉悲壮 (各人程度不一 ),反
映了他们共同F勺风格特点。
“
四杰
”
在诗歌革新上的成功,还在于

他们有比较明确的理论主张, 自觉地进行创

作实践,并能较好地处理继承和创 新 的关
系。有入认为他们只是

“
客观现实的感受,

已经冲破艳情宫体的内容,使得他们的创作
在不自觉中从语言风格到题材主题都起了一

系列的变化
” (马茂元《初唐四杰——唐诗札记

之二》,《人文杂志》1θ 58年第8期 ),这是 不 全
面的。

闻一多先生指出: 
“
继承北朝系统而立

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,本是一个尚质的
时期。
” (《 四杰 》)但还得看到'曲于国家

淘统一,南北两种文风的交流融含已成必然
趋势。魏征 《隋书 ·文学传序》云: 

“
江左

宫商发越,贵于清绮;河朔词义贞刚,重乎

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词,清绮则文过其意。
理深者便于时用,文华者宜于咏歇。此其南
1匕词人得失之大较也。

”
叉说: 
“
若能掇彼

清音,简兹累句,各去所短,合则两长,则

准1



文质彬彬,尽善尽美矣。
”
在文学发展的这

种背景下,在唐太宗、魏征等所提出的
“
裨

于政理
”
、文质并重等主张的基础上, 

“
四

杰
”
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论。他

们的主张虽然还不能说完善和成熟,但也不

能完全断然说他们
“
还没有能有意识地提出

一种创造性的理论
” (郭绍虞《中国历代文论

选》)。 列宁说: 
“
判断历史的功绩 ,不 是

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 要球 的东

西,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

东西。
” (《 评经济浪漫主义》) “四杰

”
比

起他们的前辈来,理论上要成熟一些,提出
了一些新的见解,创作实践更丰富得多,这

是毋庸置疑的。

他们在当时诗坛上承担起了破坏和建设

的时代使命,深感要能突出官体诗的狭小樊

篱,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,必须对六朝以来

的绮靡文风进行一次总的清算,因而对绮靡

文风的反对要更激烈得多,表现出鲜明的自

觉意识。工勃指斥六朝文坛
“
微言既绝,斯

文不振
”,且愈潢愈剩, “天下之文,靡不

坏矣
” (《 上吏部裴侍郎启》)。 卢照邻指 责

汉魏以后文坛
“
落梅千树,共体千篇;陇水

巫山,殊名一意〃, 
“
潘陆颜谢,蹈迷津雨

不归;任沈江刘,来乱辙而弥远
” (《 乐府杂

诗序》)。 骆宾王表示
“
非敢希声刻鹄,窃誉

雕龙
” (《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》),态度也是

鲜明的。杨炯更直斥
“
龙朔初载 , 文 场变

体。争构纤微,竞为雕刻。糅以金玉龙凤 ,

乱之朱紫青黄。影带以徇其功,假对以称其

美
” (《 王勃集序》)。 在批判绮靡文风时,

他们虽也有过激和片面之处,如王勃说
“
屈

宋导浇源于前
”, “魏文用之而 中国衰

”

(《 上吏部裴侍郎启》),连屈宋和建安 也 一

并加以反对,但总的说来他们是清醒地看到
了六朝以来文学的弊端,而

“
思革其弊,用

光志业
” (杨炯《工勃集序》)的。

他们用以批判绮靡文风的主要武器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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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儒家传统的文学观,从疆调文学的教化

作用来指出绮靡文风所造成的危害的J他们

所谓
“
用光志业

”,他们的 “文章之道”,
也就是要

“
甄明大义,矫正末流,俗化资以

兴衰,家国繇其轻重”,致使
“
国家应千载

之期,恢百王之业,天地静默,阴 阳顺序,
方欲激扬正道,大庇生人,黜非圣之书,除
不稽之论,牧童顿颡思进皇谋,樵夫拭目愿
谈王道
” (工勃《上吏部裴侍郎启》)。 儒家的

思想武器显然存在着局限,但可贵的是他们
没有象苏绰、李谔那样走向否定文学基本特

征的另一个极端,对新的文学的创作提出了
一些新见解 ,在这点上也超越了他们莳前辈。

王勃提出了
“
气凌云汊,字 挟 风霜

”

(《 平台秘略赞·文艺》)的创作要求,并从内

容与形式统一的角度提出了
“
思飞情逸,风

云坐宅于笔端;兴洽神情, 日月 自安 于调

下
”
的创作原则。杨炯批判当时文坛

“
骨气

都尽,刚健不闰
” (《 工勃集序》),不是挤

弃文采9而是提倡刚健的骨气。卢照邻说 :
“
凡所著述,多 以适意为宗;雅爱清灵,不
以繁辞为贵。

″
他要废弃的是

“
繁辞
”
'而

主张
“
适意
”
。同时,他还力 主创 新 '要

“
发挥新题,孤飞百代之前;开凿古人,独
步九流之上

” (《 乐府杂诗序》 )。 骆宾王贝刂

更着重于文学的感情特征,要求表现真情实
感,认为 “事感则万绪兴端,情应则百忧交
轸
” (《 伤祝阿工明府序 》), “事沿情而动
兴,理因物而多怀

” (《 萤火赋序》), “登
高切送归之情,临水感逝川之叹

” (《 秋 日

饯陆道士陈文林得风字诗序》)、  “J清蓄于衷,
事符则感;形潜于内'迹应斯通

” (《 上艾部

裴侍郎启》), “感而缀诗,贻渚知己。庶情
沿物应,哀弱羽之飘零;道寄人知,悯余声
之寂寞
” (《 在狱咏蚌序》)。

他们运用自己均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

实践,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、丰富自己
(下转第37页 )



《与极浦书》申说: 
“
'诗家之景,如蓝田

日暖,良玉生烟,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
也。
’
象夕卜之象、景夕卜之景,岂 容 易 可谭

哉!”这种
“
象外之象

”
、 “景外之景”存在

于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之中,它 恰如严 羽所
说: “如空中之音,相中之色,水中之月J
镜中之象

” (◇仓浪诗话·诗辩》),可以意会 ,

却
“
不可置于眉睫之 前

”
。这 种

“
象外之

象
”
、 ″景外之景”既不同于第一层次的可

望可即的形象系列,也不同于第二层次的暗
示与象征,它是由欣赏主体最后创造完成的
“
一千个汊姆莱特

”
之一。读着《秋思》,

有入怨叹命运的不幸,有人怀念羁旅在外的
亲人,有人思念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,正是
对第三层次的现身说法。

明白了意境的三个层次,许多诗皆可作
如是观。譬如王之涣的名诗 《登鹳雀搂 》,

此诗意境的第一层次是诗人登高望远的形象

系列,第二次是由前一形象系列所昭示的盛

唐人积极向上、奋发有为的精神气概,第三

层次则是由读者所联想到的不断进取、不断

追求的哲理性思索。由此,我们可以明潦意
象在构成意境过程中的,奠基作用了。

以上,我们借助艺术审美系统对
“
意象
”

这个范畴的多层次含义及其在意境理论中的

地位和作用作了简单的剖析。笔者无意于在
“
意象
”
这一范畴举身的研究上有所收获,

意在借助这一范畴的分析介绍 一 种 研 究方

法。笔者认为,用此方法可以逐一剖析中国
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,读者可以举一反三,
闻一知十,触类旁推。比如,可以研究在艺
术美欣赏方面的

“
品味说
”
,考察
“
体味
”

→ “领悟
”→ “韵味

”→ “昧外之昧∵的整

个欣赏过程;又如:可以研究在艺术美风格
方面的
“
文气说1探讨“自然之气”→ “作者

之气
”→〃作晶之气

”→ “读者之气
”
。凡此

种种,都可以在艺术审美系统中找到它们的
立足点。在对各组范畴分别研究的基础上,还

可迸而考察组与组范畴之间的联系,最后再

宏观地进行总体设计。这样,有可能借助研

究方法的改善,最终建构起中国古典美学网
络系统的大厦。

(上接第42页 )

的理论,因而能在诗歌革新上做 出 重大 贡

献。扬炯说,由 于王勃等的努力, 
“
遂使繁

综浅术,无藩篱之固;纷绘小才,失金汤之

险。积年绮碎,一朝清廓,翰苑豁如,辞林

增峻,反诸宏博
” (《 王勃集序》)。 这段话

未免有些夸太, 
“
四杰
”
在创作上也还不可

能完全摆脱旧的影响,但创新是他们的圭导

面,他们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唐诗发

展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。杜甫深情地写道 :
“
王杨卢骆当时体,轻薄为文哂未体。尔曹

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。
”
〈《戏为六

绝句》其二)胡应麟在 《补唐书骆侍御传》中

说: 
“
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,诗 文纤弱 委

靡,体 日益下,宾王首与勃等一振衤,虽未

能骤革六朝余习,雨诗律精严,文辞雄放,

滔滔混混,横绝无前。唐三百年风雅之盛,

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。
”
这些评价都是比较

全面而公允的。总之, 
“
四杰F在诗歌革新

上能获得成功不是偶然的。但深感叙有未

竞,析之不深,故名日
“
略论
”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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